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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采访前，余强接到一个咨询电话，两名17岁的客户，有过约

两次4600米海拔的徒步型雪山经历，学习过基础的室内和户外攀岩

技能，想要去爬婆缪峰。余强果断地拒绝了他们。放下电话，余强告

诉财新，现在来咨询的客户80%与他们类似，对登山要面临的风险几

乎没有任何概念。

　　婆缪峰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四姑娘山风景区，

是邛崃山脉一座由坚硬花岗岩构成的锥形山峰，海拔‌5413米‌，山体

有约1400米的垂直岩壁，因为路线复杂加上高海拔变换的气候，使

婆缪峰成为难度颇高的高海拔技术路线的代表山峰，即使经验丰富的

知名登山者也曾在此遇难。余强是小金县雪山之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的创始人，于2004年入行。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31947634?originReferrer=pcarticle


　　受访的户外行业资深从业者，大都会用浮躁一词，来形容2023

年以来的行业环境。一个显著表现是，攀登海拔5000米左右入门级

雪山和户外徒步穿越的人数激增。据介绍，2023年四姑娘山风景区

接待的大峰、二峰登山客户就有约8.7万人，而在2018年之前，四姑

娘山风景区涵盖徒步穿越、漂流、攀冰等户外活动的全年人数总和约

为8000人。阿坝州黑水县的奥太娜雪山，2025年全年登山人数已达

到9.7万人，而在2024年之前，年均登山人数仅约千余人。奥太娜雪

山与旁边奥太基、奥太美两座雪山呈品字形排列，合称三奥雪山，其

中海拔约5000米的奥太娜雪山因坡度较缓，成为部分爱好者体验雪

山攀登的首选。



2022年2月16日，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靠前驻防分队紧急救援登山坠

崖游客。

　　除了四川，哈巴雪山所在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三

坝纳西族乡政府的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到哈巴村进行登山、徒步

的游客突破3万人次，为2022年的3倍，2025年哈巴雪山全年登山人

数约2.6万人。如果继续把时间线拉长，2015年3月，四川《甘孜日

报》的一则新闻披露，全州全年的登山人数为500人次，徒步人数2

万人次。甘孜藏族自治州全州辖1个县级市、17个县，州内户外资源

丰富，拥有包括贡嘎、格聂山等知名山峰以及稻城亚丁、贡嘎大环线

等知名徒步路线，州内5000米以上山峰200余座，6000米以上山峰

20余座。到了2023年，仅甘孜州康定市，全年接待的徒步游客已达

4.6万人次。



2020年10月9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景区，攀登者

攀登三峰大岩壁。

　　然而户外行业的职业化，远远没有赶上迅速激增的商业化，其中

典型的例证之一即是伤亡事故也在近几年持续增加。根据中国探险协

会2025年度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据不完全统计，有记录的事故已达

473起，导致131人遇难、272人受伤，另有37人失踪，事故总数较

2024年增长41.2%，安全形势趋于严峻。2025年，中国登山协会

（下称“中登协”）的报告显示，全国共发生登山户外受伤事故244

起、死亡事故77起、失踪事故36起，较2024年全面增长，其中死亡

增加36起，失踪人数同比翻倍。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坦言，探险



协会统计的事故报告，仅能收集当年公开披露的事故，而实际有一些

死伤案例因未被公开，无法纳入统计。

　　死亡案例持续出现，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户外行业扩张中伴生

的无序。一方面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加强规范，户外行业亦不能例

外。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4月，中

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产业

白皮书则显示，中国探险产业2025年度实现了2.6万亿元总营收，较

2024年增长20.7%。相关企业总量突破935万家，年度增长率达

22.9%。这一增速较2024年的52.3%有所放缓。

　　2025年3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高

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推动资源利用、设施建设、

服务升级、赛事发展、产业融合、安全治理等方面工作落实落细，‌到

2030年建设100个左右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设定了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

　　9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中登协发布公告称，为全面

摸清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基层组织的数量、类型、分布及运营现状，识

别行业发展中的痛点、风险点及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为行业政策研

究及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启动开展全国登山户外运动基层组

织发展现状专项调研。

户外行业爆发



　　户外行业在2023年之后高速发展，出乎很多业内人士的意料。

2020年以前，户外只是旅游大行业中一个更为专业和小众的垂直细

分市场。三年疫情期间，作为接触性、聚集性、流动性较强的行业，

旅游业受到持续影响，下滑严重，户外行业反而“跌得最浅、反弹最

快”。2022年5月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探险产业政策性研究报告，收

录了包括露营和徒步等户外运动的分析数据：2020年受疫情影响，

探险产业的规模同比降低10.59%，但2021年产业快速回升，总产值

达到12466亿元，同比增长40.76%。

　　2023年初，疫情管控政策调整，户外行业的需求得到释放。在

市场的复苏窗口期，从业者为了回补业绩，也向市场推出了更低价的

户外产品。

　　财新梳理了发布在8264等户外运动门户网站的攀登招募信息，

以奥太娜雪山为例，2020年之前市场上主推的是3天2夜的登山产

品，价格在1700至2700元不等，三天的路线包吃包住，是从成都先

至海拔2800米左右的奥太娜德石窝村，次日徒步约五六个小时至海

拔3700米左右的大本营，当天晚上俱乐部会介绍各类注意事项，第

三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登山，登顶后短暂拍照留念，继续下撤至大本

营，晚间可以返回成都。而在2023年和2024年期间，市场已经出现

低于1000元的登山产品，为了压缩成本，3天2夜的行程也变成了2天

1夜，即所有参团的客户，第一天就要从海拔500米的成都行至海拔

3700米的奥太娜雪山大本营。

　　哈巴雪山同样如此，以往市场上主推的产品是从丽江出发，至海

拔约3000米的哈巴村，再从哈巴村徒步6小时左右到海拔4100米的



大本营，凌晨开始登顶，而后再下撤至哈巴村，次日返回丽江，通常

行程为4天3晚或者5天，价格约在4000至6000元不等。2023年以

后，市场上主推的产品已经是3天2夜，户外俱乐部为了抢夺客户大

打价格战，从约3000元降至1000元出头。同一时间，四姑娘山大峰

和二峰的登山产品，从4天3夜减到3天2夜，价格也从2000元左右降

到1000元，甚至出现很多八九百元的团。

　　入行19年的成都山人行深度户外旅行俱乐部创始人邓锋向财新介

绍，以往相比主推团，市场上也存在多一天或者少一天的补充产品，

比如在2016、2017年，四姑娘山大峰或二峰周末会推面向职场人群

的3天2夜产品。但到了2023年，这种团每天都在发，“2023年，这

条线我们自己就接了6000多客户”。

　　邓锋向财新分析，超低价团的出现是有些从业者放弃了赚团费的

营利模式，而是通过收大巴车赚行程中的车费，或者在往返大本营的

徒步中有客人体力不支需要骑马，就专门赚骑马费用，“这种模式就

很像传统旅游行业的低价购物团”。

　　价格变化的同时，目标客户也在变化。户外俱乐部以往会有针对

性地面向有一定户外基础的客户，吸引到的客户年龄多在三四十岁往

上。徒步中国领队、培训负责人周晓亮介绍，“以前客户比较垂直，

要花很长时间把路线从头到尾给客户讲得很细，还要了解他们的运动

习惯和户外经历，成单时效会比较低。”

　　但2023年后，户外行业的从业者清晰地感受到，客群结构发生

了很大改变。邓锋粗略统计过手里的客户，在2023年，超过60%以



上的客户已经是1996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从未有过户外经

历。到了2024年，学生群体可以占到70%—80%，而且进一步年轻

化，大量未成年人在咨询报团。根据中国探险协会的数据，至2025

年，18-25岁青年人参与探险户外活动的占比已经达到64.0%。

消失的一天

　　数据的增长，让诸多资深户外从业者有着复杂的感受：一方面，

对需求方的要求越来越低，“抓不住这波流量，就会被市场淘汰”，另

一方面，供给方提供的服务也出现问题，比如行程中压缩了最重要的

高海拔适应时间。

　　受高海拔氧含量下降的影响，人进入高海拔后大脑都会有一定程

度的肿胀。大多数人在上升到海拔2500米不会有不良反应，但直接

上升到3000米以上并在此高度过夜，75%的人会出现高原反应，典

型的症状是头疼、头晕、恶心和疲乏。如果忽视这些反应，继续上升

会导致症状加重，引发高原脑水肿和肺水肿等高山病。

　　《巅峰之旅：登山手册》一书中就介绍，绝大多数的高原脑水肿

症状都是在海拔超过4300米的地区发生的，患者通常都是不顾急性

高原病症状强行上升的人，脑水肿的症状有气短、无法行走、意识不



清、判断力下降等，严重会昏迷甚至死亡。肺水肿的症状包括气短、

干咳、疲劳，如果严重静息时也会感觉呼吸困难，肺部出现啰音等。

高原肺水肿经常与高原脑水肿并发，曾经患过肺水肿的人再次进入高

海拔地区，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复发。如果出现病症，不及时下撤，两

种疾病都会危及生命。不过人对环境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在海拔

2700米处休息一夜之后，绝大多数人就会开始适应较高的海拔，使

得适应限度能提高450—600米左右。而且水肿症状只有在海拔上升

12至24小时后才会出现，所以大多数登山者只有在上升到较高海拔

过夜之后，才会出现较严重的反应症状。

　　这类基础知识，传统的户外从业者非常看重，因此在安排行程

时，都是白天带客人到高海拔徒步或者拉练，晚上在低海拔休息，户

外爱好者也大致了解高海拔适应的重要性。

　　但他们发现，蜂拥而至的年轻群体基本没有这样的知识累积，他

们对价格敏感，不太关心户外团队的资质和经验，反而关心行程中有

哪些网红打卡地，照片拍得怎么样，附送的登山奖牌好不好看。很多

业内人士认为，自媒体的兴起在深刻改变着户外行业，户外行业大众

化的过程中，也极大消解了行业的专业性；市场上的渠道商也不再向

消费者强调高海拔适应的重要性，甚至为了揽客，在自媒体平台宣

传“有腿就行”。

　　从业约20年的王前远目前仍在一线带客，他曾在网上和这样宣

传的人认真理论过一番，“这是在害人，一些客人因为严重高反，在

登山过程中大小便失禁”。



　　在四川，财新采访的数名高山协作几乎都遇到过客人因高反而意

识不清的危险状况。“在山上，有客人非说在远处看见爸妈朝他招

手，就要往悬崖边冲。”一名协作回忆，这名客人已经有点发狂，“大

家合力才把他按住，事后他又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近几年公开披露的高反死亡案例也不胜枚举：2024年国庆假日

期间，一名22岁男性独自攀登哈巴雪山，在4200米处因高反遇难。

2025年5月，在四姑娘山，一名男性因急性高原反应，抢救无效死

亡。2026年6月，在甘孜乌库楚雪山，海拔约5000米处，再有一名

男性因高反遇难。

　　此外，协作们还观察到，在登山的过程中，客人大多非常疲劳，

身体状态都不太好。除了受高海拔影响，没有户外经历使他们体能本

就不足，加上长途跋涉赶到大本营，到了夜里两三点又要被叫

起，“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 。

　　尽管如此，户外的消费者还是不断涌来。在人流最高峰，前述雪

山的日均人流量超过 1000。 “回头往下看，密密麻麻的全是头

灯。”一名协作说，从营地沿着雪山往上，到处都是帐篷。四姑娘山

大峰登顶，排队拍照都要等上一两个小时。

　　而这些雪山吞吐不了的流量，就会在周边地区蔓延。“见山就

上，有沟就钻”，王前远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

　　2024年“五一”期间，周晓亮在贡嘎带客徒步，“我这辈子都没在

贡嘎见过这么多人，完全像大集市”。他估算，当时已经有上千人涌



入到了贡嘎，而且几乎全都是年轻人，但以往只有约五六支商业团

队。

　　随着户外运动的年轻化，未成年人遇难也有发生。2025年6月

30日，一名16岁的男性登山者在协作陪同下攀登四姑娘山二峰遇

难。

不专业的攀登者

　　古奇志是两次斩获金犀牛户外最佳攀登成就奖的国内知名登山

者、高山向导教练。约在2019年国庆期间，他带队在四川康定市海

拔6112米的勒多曼因峰攀登，在下撤到约5600米时遇到一名登山

者。“当时他背着包，走路摇摇晃晃，明显体力不支，而且雪坡坡度

接近40度，有点陡峭。”古奇志把这名登山者叫住，询问其是否吃饭

了。获得否定的回答后，他初步判断为体能透支，让其停下来吃东西

喝水，并将其挂在了自己团队修的路绳上。即便如此，这名登山者依

靠路绳下撤时，还是摔倒了几次。

　　到了路绳的尽头，之后是一段平缓的岩石山脊路线。古奇志记

得，当时他照顾自己的队员走在后面，与该名登山者有十几米的距



离，“脱离路绳后，在山脊上行走，由于没有控制好自己，这名登山

者从山脊滑坠，坠落到陡坡下的冰裂缝中遇难”。

　　古奇志解释，高海拔地区寒冷、干燥，每呼吸一次体内的水分流

失速度远超于平原，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或者身体的状况已经影响到

了意识，未及时补水，在身体脱水的状况下，就会影响到运动能力，

进而引发一系列危险状况。

　　户外运动中，关注温度同样是一项基本常识，过热或者失温都会

导致意识水平下降甚至出现严重的后果。海拔每升高1000 米，气温

大致下降6℃，以海拔5000米估算，峰顶比平原地区下降约30度，

遇到风、雪、雨等天气，体感温度还会进一步下降。

　　而受自媒体和网红打卡吸引而来的新户外消费者，尤其是学生群

体，普遍缺乏这类风险意识。在火爆初期，一线从业者几乎都会遇到

穿着牛仔裤和帆布鞋来登山的学生客群，他们宁愿花费大几千买摄影

设备，也不愿意买一套像样的户外装备。伴随缺口，服装租赁产业得

以在各地发展，约在2025年成都天河路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户外

服装租赁聚集地，仅需150元至300元就可以租到“一客一洗+消毒”的

全套户外装备，还会再赠送速干衣裤等。

　　但小金县一家小俱乐部的负责人告诉财新，租来的户外装备部分

是外观看起来与正品无差异的冒牌货，还有的经多次洗涤后，已经丧

失防风、防雨和保温的功效。2026年5月初，在小金县恩缪峰，有客

人就穿着租赁服装，登山途中下起了大雪，雪水很快将“冲锋衣”外套



打湿，进而打湿内里的抓绒衣物，协作发现客人轻度失温，出现行动

迟缓和打寒颤的症状，便带领其下撤。

　　2025年10月珠峰东坡遭遇大雪天气，周晓亮带领一支队伍在此

进行长线徒步，他记得在和队员吃路餐时，看到一人骑马，由马夫牵

引前进。“他当时的状态已经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要坠马似的，我

猜测他可能是高反引起了脑水肿或者肺水肿，我还和他旁边的人说，

这个情况应该赶紧下撤了。”但周晓亮后来惊讶地得知，这名徒步者

非但没有下撤，还继续骑马前行，后续出现了意识模糊，并最终遇难

——他是在网上找的陌生人组队，队友早已走在前面。

　　另一起发生在2023年的陌生网友登山事故也令人唏嘘。根据四

川省山地救援队发布的事故报告，当年6月3日，有三人在网上相约

攀登勒多曼因峰。下午3时，其中一人滑坠受伤，无法行动，另两人

结伴下撤寻求帮助，直至6月4日两人才到达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拨打

报警电话，6月6日，救援队找到伤者，经法医推断，其早已在3日晚

间因失温遇难。《户外探险》杂志曾更具体地报道了此次事故：下撤

后两名队友途中遇到多人，但数次错过救援机会，还于3日晚在当地

人的家中留宿，直至4日下午才拨打求救电话。

　　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珂告诉财新，在他们参与的徒步救援过

程中，正规商业团出事概率较小，个人出行、亲友结伴、网上临时组

队活动中事故概率则相对高，这类人群通常因无法识别风险而发生事

故，其中失温、滑坠和迷路是主要事故原因，“没受过训练的人看不

出营地风险”。另外一个原因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时间承担

责任。



　　相比登山，徒步穿越看似难度小，但今年初5人穿越秦岭“鳌太

线”，在保温装备不足等情况下致2人失温遇难，1人坠崖。今年的1

月、5月、6月和8月，仅南太行山就先后发生4起坠崖遇难事件。

　　近几年，尝试长线徒步的人群也在增多。重装户外的老驴“孤

月”提醒，长线穿越要做好规划和准备，至少要清楚地知道备用路

线、下撤路线、哪里可以补给，要看得懂等高线地图、知道翻越的垭

口是碎石、巨石还是需要涉水，自己能不能翻越过去，是否有应急预

案、又能否识别地质灾害等。这些显然不是冲着网红打卡地拍照去的

游客们能够应付的。

谁在带客

　　另一方面，飞速增长的客流，也不是原有的专业户外从业者在数

量和能力等方面能够应付的。

　　目前国内监管登山户外行业、保障参与者安全的规范性文件，主

要是由国家体育总局2003年发布的《国内登山管理办法》。2026年

1月，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登

山户外运动安全严禁违规开展徒步穿越等活动的通知》，重申需严格

执行《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等法规，严禁违规开展徒步穿越等活动。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适用于西藏自治区5000米以上和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3500米以上独立山峰的登山活动，规定登山需

要向山峰所在地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申请，超过7000米的向国家体育

总局申请。管理办法要求，举行登山活动应当组成具备以下条件的团

队：由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发起；队员两人以上，并参加过省级

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配备持

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1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

最多带领4名队员。

　　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还曾发布了《高山向导管理暂行规

定》，将高山向导按级别分为高山协作、初级向导、中级向导和高级

向导，均需持证上岗。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下称“四川登协”）

2026年3月出台的《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定，高山协作可以在6000米以下的山峰工作，6000米至7000米

海拔的山峰，协作需要在向导的领导下工作，并服从其安排，接受其

业务指导；协作须两人及以上共同开展工作，严禁单人独自承接登山

相关工作。四川省高山向导的工作范围为7000米以下山峰。

　　面对激增的户外人群，是否有足够的、受过职业培训的专业向

导，是行业能否健康发展最为核心的挑战之一。

　　财新了解到，自2023年起，热门户外目的地所在地，男性无论

老少以及少量女性都在自发地参与带客，而他们只能依靠以往在高山

或荒野中走路的经验，缺乏户外知识、技能、风险识别的专业能力，

甚至有的穿着黄胶鞋和棉大衣作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约在2023年9月，一名27岁的当地协作在四姑娘山二峰带客登

山，并没有遵照户外要求着装，甚至没有穿羽绒服，结果当天降雨，

其衣服湿透，失温严重，又因为无法快速下撤，在山上失温冻死。两

年后，另一名31岁的高山协作带往期客人攀登贡嘎山卫峰之一的初级

技术型雪山那玛峰，登顶后解开绳索，未给自己做任何保护固定，为

了帮同行者拍照，在找角度的过程中将自己绊倒，于山顶滑坠，坠落

时没有头盔保护，也未持能制动的冰镐，最终遇难。

　　实际上，村民陪同客人参与户外活动的历史很长。1979年经国

务院批准，对外国人开放了部分山峰的攀登。四川阿坝州政府就曾记

录过，从1980年起，松潘的马帮就不单是商贸运输队，开始接待来

华探险的客人。

　　前述一名协作告诉财新，2000年后，他曾和父亲接待过从江浙

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来攀登四姑娘山的客人，这些客人专业能力强、

装备专业，也有非常强的风险意识，“他们会自己用绳索在山间攀

爬，选择岩壁设置安全点，也会搭帐篷、做饭”。他记得当时和父亲

的工作只是牵马驮运物资，夜里看看客人有没有高反，抖一抖帐篷上

的雪。看到客人们使用的专业冰镐和冰爪时，他觉得很新奇，那个时

候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带垃圾袋上山，还要再把垃圾背下来。

　　不少从业者都认为，早年户外活动的人数少且专业，是当时事故

率不高的原因。而现在户外运动大众化后，客群非常依赖专业高山向

导或山地户外指导员，但成为一名合格从业者同样需要时间。



　　25岁的苏国军是领攀登山学校的一名员工，后者 ‌于2012 年创

立‌，主要提供登山、攀岩、滑雪等户外课程培训。‌‌2024年苏国军入

职，做了一年后勤工作后跟队登山。

　　在苏国军眼里，从业多年的高山向导在判断客户的状态时总是更

成熟，他记得，有一次一名客户下撤时摔了一跤，在第一现场的他做

了初步检查和判断，认为客户只是腿部的韧带断裂，关节和骨骼没有

问题，“但领队到达后做了更详细的评估，认为可能已经骨折，现场

做了固定处理后，安排将这名客人背下了山”。还有一次，他完全没

有观察出一名客户有什么问题，但领队们却当晚开会商讨，还让该客

户在领队面前走路，最终连夜安排下撤。

　　在入行初期，周晓亮也一度接近过生死线。约在2009年，他经

朋友介绍带队徒步铁瓦殿。铁瓦殿是一条5公里爬升2100米海拔的高

强度徒步路线。按照他的计划，团队要在下午3点必须下撤，但到了

3点很多人离终点已经不远，“我一心软就让大家都去登顶，结果造成

下山的时候严重体力不支，腿软走不动”。他还记得下撤时有一段滑

坡碎石路段，旁边就是万丈深渊，走得非常惊险，就这样原计划应该

晚上八九点钟回到村上的一行人，直到次日凌晨5点才出山。“走了

20多个小时，深夜只有几个头灯照明，又冷又饿。”后来周晓亮无数

次将这段经历分享给培训课上的学员，希望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误。之后周晓亮也开始认真筛选队员、严格执行下撤时间，“我这辈

子都会清楚地记住这次教训”。

　　“需要客观认识到，国内现代登山运动起步晚，商业登山户外活

动至今发展不足30年，行业发展过程中有诸多尚未成熟的地方。”中



登协培训部原部长马欣祥向财新介绍，上世纪90年代之前，登山主

要是国家任务，9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了个人登山爱好者。直到

1999年春，中登协牵头组织了玉珠峰的商业攀登，定价8400元，国

内才第一次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登山活动，参与者主要是以王石为

代表的一些企业家。

　　目前，青海、四川、新疆和云南等多地的地方登协都曾陆续组织

过高山协作的培训课程。公开资料显示，四川的高山协作培训至少在

2003年前已经展开，财新梳理的招生情况显示，协作培训曾有过招

生不足当年停办的情况，之后逐渐稳定以每年一次或者两次的频率开

设，截至2019年协作培训已经有34期。此后培训更为频繁，至2026

年8月，四川登协的高山协作培训已举办了77期。

　　高山协作是高山向导中最低的一级。根据四川省的招生信息，协

作报名条件要求登顶3座5000米以上雪山，须持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

书等；协作培训周期为7天，培训内容都是基础性的，涵盖初级冰雪

登山攀爬技术和户外运动技能、常见高山病防治、伤情紧急情况的评

估管理、冰雪自救与互救技术基础、野外生存基本知识及基础救援技

能等。

　　甘肃省的高山协作截至2025年开展过9期，根据当地登协发布的

信息，培训周期同样为7天，其考核重点内容主要是在山上搭建铺设

路绳、沿路绳上升、横切、加延长下降以及收回路绳等。

　　此外，为兼顾地方发展与安全兜底，地方登协还组织了定制的高

山协作培训班。据悉，四川登协目前培训了近3000名协作，其中约



一半是定向协作。比如针对黑水县、小金县、金川县等地的定向协

作，为积极引导山峰属地村民参与培训，政府会给予适当补贴；定向

培训结束后，所有证书均明确标注属地，即其能力仅适用于属地的徒

步型雪山。云南登协也披露过，2025年2月连续开展过三期针对哈巴

雪山的高山协作定向培训班，每期5天，向考核合格的189人颁发了

协作证书。

　　参与培训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属地所在的村民，但受限于基础教育

水平，理论培训的内容难以深入。“如果讲得太复杂，反而不利于当

地人吸收理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康华曾是中国登山高级人才

培训班主教练，是国内最早一批到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系统学习高

山向导培训的攀登者。他向财新解释，国际上也偏重于本地人从业，

因为本地人对生活地区的山形地貌、气象判断有天然的优势，在高海

拔活动和攀爬能力上也优于平原地区的人，尤其是本地人能长期扎根

当地一线，外来者能做但很难长久。西藏的登山学校也证明了从牧区

少年到成熟向导这条路走得通，但本地人的培训需要时间沉淀，以及

连续完整的培训体系。

　　而且所有技术要在心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发挥，高山向导面

临复杂环境，平常心的长期锤炼同样非常重要。李宗利是国内的知名

登山者，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哪怕是走路，一块几十公分

宽、两三米的木板，在一米的高度会很容易走过去。但要升高到100

米，有几分把握能走得过去？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如果没走好就会掉

落深渊。”



稀缺的高山向导

　　除了高山协作，四川登协2014年起还开展过初级高山向导的培

训，截至2026年9月举办过9期，估算约培训150人。相比协作，高

山向导每期班约12天，包含一天登山实训和考核。近期的招募信息中

显示，向导结业后有2年实习期，完成实习要求才能发放上岗证。高

山向导除了技术难度上升之外，还要学习团队管理。

　　在中外登山史上，因团队问题造成的遇难事故频有发生。其中最

著名的事件是1971年由多个国家一流登山者组成的“国际珠穆朗玛峰

登山队”，由于理念、语言等诸多障碍，攀登过程中出现步调不一

致、内部分歧大等问题，最终导致一人遇难。

　　中登协推荐的《户外领导力》一书就介绍，在复杂的户外环境

中，草率的决策和沟通不畅可以让一些小问题演变成大事故，如果有

队员在途中停留，领导能力的差异甚至可以决定大家的生死。因此成

为领队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户外领导力本身就是培训课

程之一，同样可以通过训练习得。

　　据公开信息，中登协2003年10月在四川田海子山举行过首期初

级高山向导培训班，共有12人参加，经过半个月高强度训练和实习考



试，最终仅有3人获得向导资质。中登协评估认为，当时中国高山探

险整体水平还偏薄弱，从2004年开始，中登协用新推出的“高山技

能”课程取代了初级向导培训。

　　直至2017年，第二期初级高山向导培训班才在青海开班，培训

历时12天，有23位学员参加培训。四年之后的2021年5月，第三期在

青海岗什卡举办，当期培训10天，共有16名学员。2024年和2026年

的第四期和第五期，各有24人参加培训。五期班共计培训99人，但

拿到向导资质证书的应该远少于此。据悉第二期培训班不足一半的人

获得了向导证书，第三、四期还存在未组织考试的情况。

　　中登协系统高山向导的另一来源是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

校（原名西藏登山学校），该校于1999年创办，但财新未搜索到该

校持有高山向导证书的人数。根据2022年的公开报道，学校培养了

高山向导、协作等专业人才300余人。业内估算，其中高山向导约在

100人左右。另据2019年的公开报道，该校规定，成为一名高山向导

至少需要7年，高级向导为9年，高山领队则需13年，登山总指挥还

要再加两年。

　　除此之外，中登协在户外装备品牌奥索卡的资助下，自2006年

起开展过6期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China Mountaineer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下称CMDI），前几期培训周期基本为两年，

学习包括高山气象、滑雪、冰雪攀登、绳索使用技术、雪崩、岩石攀

登、攀冰、高山急救等课程。据公开报道，6期的培训班共计培训50

多人。其中约一半获得高山向导证书，后几期爱好者居多，受限于基

础和意愿，有的仅学习了单项技能。



　　中登协的登山培训体系是在与国际登山界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

的。马欣祥曾于1996年和1998年两次公派去法国学习交流，此后又

在新西兰和英国等地收集当地登山学校的培训资料，“因为网络不发

达，资料又借不出，就厚着脸皮把他们的内部课程大纲用数码相机拍

下来”。他回忆，2006年启动的CMDI是与企业联合培养高级登山人

才的一次积极尝试，第一期的培训为两年全脱产，后续不再采取脱产

模式，按课程排期集中授课，当时请了法国高山向导担任总教练，课

程体系参照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但马欣祥认为，这只是一次国际

化的尝试，实际与真正的国际接轨还相差很远。

　　当前国际上的高山向导职业化培训，主要依托国际高山向导联盟

（IFMGA）。该组织于1965年成立，联盟包括尼泊尔、法国、瑞士

等28个国家，在全球有7000多名认证高山向导，目前暂无中国人。

IFMGA对报名者有严格的审核，所有受训者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登山

者，他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帮助别人安全登山。根据官网介绍，IFMGA

为培训制定了共同框架和全球标准，核心课程包括攀岩、攀冰、滑

雪、雪崩安全、气象和急救等，上课总天数约在百余天。每名受训学

员要在已经取得证书的国际高山向导的直接监督下，完成几十天的高

质量带客实习。为了在最终的考试中通过，学员要选择合适的天气，

在高山上进行漫长的自我练习或者接受向导们更多的实地指导。因

此，一名国际高山向导的培养时间大约在5至8年。

　　目前国内正在考IFMGA认证的国际高山向导有两人，一是中国首

位亚洲金冰镐奖获得者、知名登山者周鹏，另一名是四川旅游学院青

年女教师杨小华。根据该校的公开信息，目前国内专业高山向导人才



缺口达数万人，且缺乏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标准体系，杨小华计划获得

认证资格后，联合学校搭建“国际高山向导人才培养基地”。

政府的角色

　　户外人群激增带来的各种混乱，对基层地方管理者来说也未经历

过。黑水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黄海斌告诉财新，2024年奥

太娜雪山人数激增，他们了解到，村民私下接客不会买保险，雪山之

上没有移动信号和照明设备，因此他们非常担心发生踩踏、人群滑

坠、迷路、求救不及时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同时，因为不规范，政府

也接到不少投诉，使得本就繁杂的基层管理工作持续承压。

　　2024年11月，黑水县发布三奥雪山暂停户外登山活动的公告，

公告指出，因森林草原防火以及部分栈道损毁，冰雪路滑存在安全隐

患，同时违规登山现象较为突出，为确保游客安全和保护自然环境，

决定对部分道路进行封闭，并联合相关单位进行执法检查。

　　在封山之前，黄海斌和同事们也清楚，山体很大，不可能禁得住

所有人，重要的是尽快把管理理顺，实现多方共赢，但前提是一定要

保证安全。“我们就觉得应该找一个专业的团队帮我们做这件事。户

外和旅游不一样，市场更小但也更专业，而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



业的人去做。”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三奥雪山脚下德石窝村的苏拉王

平。

　　苏拉王平1978年出生，是德石窝村土生土长的嘉绒藏民，2000

年进入户外行业，2003年成立川藏高山向导协作队（下称“川藏

队”）。2019年，苏拉王平作为队长与川藏队的7名队员带领客户从

珠峰南坡全员登顶，2022年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

　　“王平很早就在县里小有名气，登顶珠峰后就毋庸置疑他团队的

专业性了。其次他是当地人，对家乡有感情。”黄海斌说，从县政府

的角度看，如果引入外来的商业公司还要考虑和当地人的兼容

性，“三奥雪山是当地藏民的圣山，外人能把雪山看得神圣吗？会把

生态放在前面吗？”

　　黑水县政府的基本工作方针是，政府管大局、企业做专业。在相

互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各自提出需求。县政府要求确保登山活动安

全、投入建设工作人员休息室、检票中心等基础建设，还要将保险覆

盖到企业、工作人员和登山者，同时要处理好客诉纠纷。王平则希望

政府投入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做好垃圾清运，以及合作的稳定

性。黄海斌对此很理解，“对他们来说投入的是真金白银，如果只干

一两年，他们也不踏实”。

　　在如何确保登山安全上，黄海斌也到‌四川登协进行了咨询，按照

他当时心里的估算，考虑轮休，要吞吐近10万人的流量，至少需要

200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在考虑兼顾地方发展和安全兜底后，四川登

协决定针对黑水县组织定制的高山协作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所有的证



书明确标注黑水县高山协作，即其资质仅适用于黑水县的徒步型雪

山。

　　最终三奥雪山确定了一种登山模式：从海拔3700米处的大本营

至峰顶设置20个点位，每个点位安排一名固定高山协作，同时依照

客流量安排随队协作和移动救援协作。2025年4月，三奥雪山再度开

放，除川藏队原有约50名协作或向导外，新增近100名持证高山协

作。后续又陆续培训，截至2026年8月，三奥雪山共有约270名高山

协作。

　　川藏队的张鹏程告诉财新，为了在管理过程中保证公平，岗位分

配采用抽签的方法，“要是抽到20号点就要到山顶，要是抽到随队的

就要随队，每天自己抽签。”对外，市场上所有户外俱乐部收上来的

客人，均要交给三奥雪山的协作带队，同时定了底价，基本解决了市

场上的价格混战。

　　黄海斌还特别提到了人流限制。按照四川登协的评估，管理后的

奥太娜雪山每天能够安全承载的登山人数可以达到2000以上，“我们

自己下调到了1600。”此外，景区有了门票收入后，按登山人数，每

人次向德石窝村集体划拨10元，“一年下来村集体也有了接近100万

的收入”。

　　在2025年4月至2026年4月的一年试运行期间，也有一些管理上

的微调。“原本安排定点协作捡垃圾，救援协作背便携式氧气瓶，但

发现有点干不过来，后期便调整为所有协作背氧气瓶，带垃圾袋随手

捡垃圾。”川藏队的杨初介绍。



　　户外运动火了之后，各地政府都在进行管理上的探索，不少地方

派人到黑水县学习。不过黄海斌坦言，三奥雪山之所以梳理得快，有

其天然的优势，比如三奥雪山仅有一个民族村，因此不涉及多个民族

村之间的平衡，而且公路直通大本营，也没有马匹和背夫的管理问

题。此外，即便是在徒步型雪山中，奥太娜难度系数也相对友好，对

协作和登山者来说有一定容错度。更重要的是，王平和他的川藏队在

德石窝村本就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云南也在积极努力。2024年8月，香格里拉市召开哈巴雪山等景

区的开发建设推进专题会，9月市政府发布公告，哈巴雪山登山活动

的开发、运营等工作由香格里拉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负责，

登山活动均需登记审核，通过后方可按申请时间攀登。同月，市管企

业香格里拉市哈巴雪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哈巴雪山旅游

公司”）注册成立。

　　据公开报道，哈巴雪山旅游公司接管后，完善了运营装备租赁和

大本营住宿餐饮，新建包括供氧、取暖、应急物资的标准化营地，修

缮徒步道路、马道，搭建登山路绳，负责垃圾处理，并依托云南山地

救援队成立了“哈巴山地救援队”。

　　2026年哈巴雪山接连发生事故后，哈巴雪山旅游公司对登山报

备和大本营住宿进一步加强管理，要求所有户外俱乐部自7月起，在

自有登山费用中按人头向哈巴雪山旅游公司支付980元。在哈巴雪山

做高海拔攀登的云南顶峰户外运动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雄介绍，这

980元的费用，包括大本营木屋一晚住宿、自大本营至登顶途中技术

装备租赁、在大本营统一的高山基础技能培训，还包括24小时的应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2022045?originReferrer=pcarticle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138330922?originReferrer=pc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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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待命，专业医生在营地医疗值守和监测等，此外还有营地垃圾

清运和山地环境保护费用。在官方系统报备中，俱乐部必须完成登山

者的保险购买和登山许可申请。

　　规范化管理必然会清退一些依赖低价生存的俱乐部，但杨志雄认

为很有必要，“在高风险的户外行业除了赚钱盈利，从业者更要有能

力承担责任和后果”。

　　但要做的安全兜底工作还有很多。财新在网上咨询了哈巴雪山的

几家小户外俱乐部，对价格敏感的客群，他们会推荐到周围没有平台

公司介入的雪山攀登。

　　“行业价格已经压得很低，但客人激增，收入还是比以前多，就

吸引到一些不懂户外的老板，在日常管理和接客时他们对风险意识的

把控低。”余强表示，户外行业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行业，他希

望管理者设置一些公司注册门槛，并持续进行审核和监管。

　　此外，登山许可证的申请关系到登顶证书的发放、保险理赔，以

及政府对人流的管控，但整个登山过程中的安全仍然依靠向导和登山

者个人。业内人士指出，如果一味提升登山许可证的发放门槛，攀登

者就会越过申请程序，选择偷登，“山峰太大，想要真正管住非常

难”。

　　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向财新介绍，近几年四姑娘山也在加

强管理，只有注册的400多名协作才能带队登山，并邀请省登协每年

对他们进行复训，“参加复训是强制性的”。为了确保登山安全，他们

也进行了人流控制，大峰每天最多接待180人、二峰最多接待80人，



三峰难度大，每天仅开放40人，而且严格执行1:1的协作配比，徒步

露营严格执行1:3配比。管理局对景区内营业的30多家户外俱乐部也

在加强管理，发现工作时急救包没带的协作，首次处罚停业3天；接

到 1 起被证实的有效投诉，俱乐部停业整顿1个月，一个月超过3起则

取消管理区内的营业资格；如果发生客人死亡等安全事故，协作和公

司都要禁业半年。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户外行业没有统一的从业人员禁业和退出标

准，培训和从业也无标准可依，这导致各省的报名条件不完全相同，

培训的内容和难度只是相似，但没有统一的考核规范，培训后的证书

也难以互认。此外，国内各级登协尚未广泛开展过对持证向导的复训

工作，无法持续确认其从业能力。行业也呼吁尽快出台上位法，切实

整治户外行业发生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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